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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振富著《传奇世界：张岱的交游与晚明审美生活》

庄振富 1

1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南京 210096

摘要 “传奇世界”是与日常生活相对应的概念，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审美化表达。

日常生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与“物”互动的审美性闲赏活动，二是与“人”
互动的社会性交游活动。前者是近年来生活美学研究的重点，后者则受到艺术

社会学家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个别文人或艺术家的考察，整体研究仍显匮乏。

明清时期，随着情欲思想的彻底解放和物质文化的极大发展，人们越来越直接

地占有物、体验物，以满足感官和趣味的需求，因此玩物、赏物成为这一时期

文人的常态，构成了生活美学研究的对象。然而，过分强调“物”的能动作用，

就会相应地忽视物背后“人”的主体性。交游是文人文化与士人生活经营的重要

组成部分，明清文人在日常交游中以物为媒介进行审美经验的互动，赋予物以

社会生命，进而彰显文人自身不俗的性情与精致的品味，这种性情与品味正是

明清文人审美的核心要素。可见，明清文人的日常交游活动能够补充物质文化

研究的不足，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本论文选择明清文人张岱的交游活动作为

考察对象，旨在挖掘其深层次的审美特质和生活模式，为明清日常生活史与艺

术美学研究以及我们今天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在章节结构

上，本论文主要分四章展开讨论张岱的交游策略、交游对象与活动、交游空

间、交游叙事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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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orld of Marvels: Zhang Dai and The Aesthetic Networks of
The Late Ming World

Zhuang Zhenfu1

1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ChuanQi world" is a concept that corresponds to daily life, and it is an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daily life experience. Daily life consists of two aspects:
aesthetic leisure activities interacting with "things" and social activities interacting
with "persons". While the former ha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on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in recent years, the latter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rt sociologists,
who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literati or artists, while the
overall research is still scar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the
complete liber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reason and desire and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ulture, people possessed and experienced objects more and more directly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senses and interests, so playing with and appreciating
objects became the norm for the literati in this period and constituted the object of the
study of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However, over-emphasizing the agency of
"things" will correspondingly neglect the subjectivity of "people" behind the things.
The art socializ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iterati culture and scholarly life operation.
The literati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sed objects as the medium for the
interac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their daily encounters, giving social life to the
objects, thus highlighting the literati's own uncommon temperament and exquisite
taste, which were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aesthetics of the Ming and Qing literati.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aily socializing activities of the literati of the Ming and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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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ies, which is of great research significance, can supplement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study of material culture. This dissertation chooses Zhang Dai's intercourse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aiming to excavate its deep-seated aesthetic qualities and life pattern, so as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daily life and artistic aesthetic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for the pursuit of an ideal life in today's world. In
terms of chapter structure, this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o discuss Zhang
Dai's strategy of intercourse, objects and activities of intercourse, space of intercourse,
narrative of intercourse and other topics.

Key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Dai; daily life; intercourse; “Chua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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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常生活史作为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组

成部分，日益成为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西方的日常

生活史研究受到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的影响，主张将文

化符号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以“深描”“戏剧类比”等

方法来进行个案研究和微观阐释；微观史研究认为“由一

个人名不仅能够还原个人的生活轨迹及其内在的思想情

感，更能够重建起围绕在这个人周围的社会关系网络”，

“人际交往”成为微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的日常生

活史研究始于 20世纪初，经历了民族风俗志式描述、经

济-社会史研究、新经济-社会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及多

学科交叉融合四个阶段，其中经济-社会史范式的日常生

活史研究旨在揭示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心态、动机等长时

段的、结构性的东西，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整体把握特定

历史时段的生活风貌，但它的问题在于，该分析框架的理

论预设总是指向宏观层面的总体阐释而忽视了作为日常生

活主体的人的历史能动性，因此，新文化史范式的日常生

活史研究开始关注“边缘人物”的个体经验，关注特定历

史时期具体的“人”的生活感受。可见，国内外的日常生

活史研究均强调从微观视角切入研究个体鲜活的生命经验

和社会关系网络，探讨个体的思想情感、审美趣味、生活

方式，以此窥见某一时代的生活风貌和美学。

日常生活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和宗教信仰

等行为活动。20世纪 80年代以后，明代生活史研究有从

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日常生活中的“衣
食住行”指人们的物质文化，亦即人与物的互动、主体对

客体的创造、消费与闲赏。“人际交往”指人们的社会生

活，亦即人与人的互动、主体与主体之间经营的社会关系

以及由此展开的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指人们的宗教生活

和理想信念，是人与自我互动而产生的精神需求，从阶层

的角度讲，它包括知识分子对于儒释道思想的接受以及民

众对于民间信仰的实践。一个具体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也许

都将涉及以上三类内容，但其主题和侧重之点必然凸显其

中一类，而不是全部。物质文化作为日常生活史重要的研

究范畴，同样是美学家关注的对象，晚明文人“生活美学”
的基础正在于“物的崛起”造成的盛大的物质奇观。文人的

日常生活充盈着精美之物品，生活方式日渐奢靡，追求时

尚，在“观物”“造物”“用物”和“体物”诸方面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他们一方面肯定物欲人心的自然性质，另一方

面又对物欲感到焦虑，寻求防止被“物化”的策略，对晚明

文人而言，过一种闲情适意的清福生活可能才是最佳的选

择。

然而，人与物的互动只是晚明文人寻求生活之意义的

重要维度之一，华丽的服饰、精究的美食、豪侈的屋舍等

物质文化并不能成为晚明文人唯一的价值追求。不可否

认，对“长物”的经营是晚明文人普遍认可和实践的“生活

美学”，但这种“生活美学”的实践往往于群体中展开，亦

即在文人的交游关系中完成此种审美的艺术活动。那些产

生自文人文化的艺术品亦由此得以解释。英国学者柯律格

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中阐明了这一认识，指

出作为脉络及背景的社交网络对于解释艺术品的重要性。

实际上，那些华丽奢侈的新兴之物不仅充当了文人交游的

媒介，而且构筑了一种审美化的交游空间，使富有闲情雅

致的文人能够暂时抛却世俗的纷扰，以之为精神的休憩

地，政治的避难所。在这里，文人得以践行“闲隐”的文化

心态，得以开展燕集唱酬等外化的行为活动，进而创造灿

烂多彩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文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活

动，尤其艺术交游活动是文人追寻生活之意义的另一重要

维度。

本书通过对明末清初绍兴文人张岱（1597-？）的个

案研究，旨在从人际交往的角度考察其日常生活的美学实

践。张岱一生颇为传奇，鼎革之前，他衣食无忧，交友无

数，过着一种我们今天称之为品味高雅的生活，他的许多

诗词作品和美学思想无不是在交游过程中产生并不断走向

成熟的。他生活的年代恰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的时代，政治的黑暗和科举仕途的无望，已经过早

地消弭了张岱对入仕的热情，使他不得不另辟一种生活模

式，寻求文化上的创造；商品经济的勃兴、城市文化的繁

荣又为文人交游提供了新的消费娱乐场所，使他们在结

社、讲学、宴饮、品茶、游园等交游形式中，空前活跃。

鼎革之后，一部分包括张岱在内的晚明文人几乎绝迹城

市，不再交游；朝代的更替使张岱不得不反思、回忆其梦

幻般的前半生，以诗人之笔记录往昔的交游故事，只为传

示所遇之奇人、奇物、奇事、奇境。在人际交往的日常生

活模式中，张岱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晚明文人。他的交游

策略、艺术活动和审美理想是我们窥探明清美学的最佳窗

口。

本书涉及晚明文人诸多生活与美学问题：当一种超越

了生计的闲情生活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性需求时，晚

明文人如何通过艺术交游的方式去经营自己的美学世界？

随着商品经济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

频繁互动，“文人”概念在重“情”思想观念下呈现出怎样的

新变化？是否能够用“文人”概念的外延内涵来解释晚明文

人交游活动中士商相混、狎妓冶游现象？晚明文人在交游

活动中形成怎样的学术风气和艺术氛围，以及形成怎样的

审美趣味？明清鼎革后，政治环境的变化对文人交游活动

产生何种影响？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本书采取了日常生活

史研究常用的深描法，努力回归历史现场，在历史语境中

探讨相关问题；除此之外，本书还借鉴了全球史、物质文

化、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

本书虽是一项以张岱为个案的研究，但它的目的在于

为明清日常生活史研究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案例，同时也为

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对新文化史的研究而言，

本书细致描述了晚明文人的生活状况，以张岱的艺术交往

为核心探讨了张岱与晚明“文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

晚明的政治生活情景中，张岱屡试不第，终将才情和精力

转向闲情生活的开采、文化功能的发扬。因此，尽管张岱

未曾入仕为官，却持有大量的文化资本，是绍兴地区文人

文化的创造者之一，也成为众多官员和名士都争相结交的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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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文化史而言，本书所论述的交游对象涵盖各个

阶层，其中明代“文人”概念的演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

题。在中国历史上，文人阶层是精英文化的创造者，是审

美趣味的仲裁者，是社会时尚的引领者。当晚明社会发生

剧烈变化之际，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雅与俗的界限变得

模糊，文人交游不再局限于文人阶层内部，“文人”这一称

谓也不再独属于文人阶层所有，因而导致文人交游对象的

扩大以及交游空间的雅俗二元性。

对学术思想史而言，本书在论述张岱的文人交游和艺

术活动时，对 17世纪绍兴学术圈的成员及其学术活动的

论述颇为周详，同时阐明张岱与绍兴之外的杭州、苏州等

地区文人学者的交游活动，这对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史的研

究或有裨益。

对明清美学史而言，本书集中探讨张岱的艺术交游活

动及其美学话语，认为“奇”是张岱交游叙事努力达到的审

美理想。在晚明这个中国史上文化最繁华的时期，张岱的

生活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就在于，他一方面充分享受物质文

化发展带来的精致化生活，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开展频繁的

交往活动，尤其在艺术交游中经营一种有别于世俗谋生的

闲情生活，一种以“奇”为其底色的生活模式。史景迁曾表

示“目前大部分归结出来的晚明日常生活，于他（张岱）

定皆平淡无奇”，可见张岱对于“奇”的审美追求。在李

渔、郑板桥、袁枚等文人身上，我们看到与张岱类似的气

质，将他们归为一类固是明智之举，但也不妨猜测张岱的

美学思想与生活模式对清初部分士子可能产生的影响，包

括影响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毕竟这位文体大师生前已得

到众多一流文士的嘉许。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开始与世界紧密联系的时期。16
世纪的明代社会出现重大变迁，即与中外交流的频繁息息

相关：中国商品大量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很大程度

上刺激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成熟，出现了

以王阳明、李贽为代表的启蒙思潮运动，强调人的内在真

实自我，肯定人的正常心理欲求。这股思潮运动催生了一

批张扬个性、追求生活韵味的晚明文人，他们大都经历了

风雨飘摇的 17世纪，在明朝倾覆前夕物质文化极大发展

的城市中，将生活与艺术结合得炉火纯青。无论是出身高

雅文化的上层精英，还是出身通俗文化的下层民众，他们

无不冲破各自藩篱而频繁互动。对张岱而言，如何从政治

功能向文化功能转换，从物质生活向艺术生活进阶，从日

常空间向传奇境界升华，是其艺术交游活动隐含的三个逻

辑问题。

本书以张岱的交游活动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张岱的

交游审美问题。在方法上，本书希望将该问题置于日常生

活史研究和艺术美学研究的脉络中来讨论。过往研究对日

常生活的关注，基本只注目于客观的“物”，思考人类日益

发展的物质文化对日常生活构成的革命性影响。由“物”带
来的美学研究首先追问艺术作为物的本质特征，也就是

说，在物质文化研究者眼里，艺术总是以客观物质媒介的

形式存在，如西方文化中强调的绘画、雕塑、摄影等视觉

艺术，而物质之所以成为艺术（being art），在于它是艺

术家通过某种技艺制造出来的。根据这一思维，生活美学

的内容便是人们对艺术品或奢侈品（如文震亨所言“长
物”）的经营，因为艺术品在某种程度上俨然脱离了世俗

的功利目的，而只是艺术家表达审美或情感的媒介，此

时，艺术家亦可称为生活美学家。但是，如若换一种思

路，即从关系论而不是本质论的角度去审查艺术的定义，

或许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关系论中，艺术不只是一

件物品，艺术还可被视为一种审美活动、生活方式、理想

境界，如中国儒家文化中追求的君子人格及其人生艺术，

人生艺术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儒家修养中的人生悖论，即克

服“仁”与“礼”、“质”与“文”的美学悖论。君子将人生打造

为艺术作品，犹如艺术家将某件物品雕琢为艺术一样，但

“人生”毕竟不是实体的“物”，而艺术化的人生毋宁说是鲜

活个体通过艺术审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生活方式或理想境

界。

对晚明士子张岱而言，其人生同样面临儒家文化所规

定的美学悖论，需要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提高精神修养，从

而达于君子人格的境界，使人生艺术化。本书在处理“艺
术”这一概念时，首先遵从传统的艺术观念，将艺术视为

琴、棋、书、画等具有审美意义的物品，这些物品构成了

张岱闲情生活的基础；同时进一步认为艺术包括张岱以艺

术活动为内容的交游过程，在此过程中，张岱及其交游对

象表达了超脱世俗功利价值的审美趣味，这是开辟和经营

闲情生活不可或缺的步骤。为了达到儒家文化规定的君子

人格境界，晚明士人一方面可以积极进取，通过科举入

仕、实现政治功能的方式超凡入圣；另一方面也可以消极

退隐或转换价值追求，通过艺术交游的方式创造文化、诗

意生活。显然，在晚明时期政治黑暗、士人壅塞、科举无

望的大环境下，大部分士子选择了后者，而晚明城市文化

的发展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使他们暂时搁浅消极

避世的态度，转而积极开辟一种闲情雅致的诗意生活和美

学世界。当然，在很多时候，这两种看似冲突的价值在晚

明文人身上是可以共存的。

那么，张岱是如何通过交游的方式经营其诗意生活和

美学世界的？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主要从辟“闲”、造

“艺”、营“境”、传“奇”四个方面来探讨。张岱出身于世代

簪缨之家，“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自然不必为日

常生活所需而奔波，可以将时间精力投射在传统典籍的研

读上，属于典型的有“闲”阶层。当他绝意仕途，从世俗的

功名价值中逃逸出来后，文学艺术等审美领域成为张岱新

的生命活动场域，也就是试图经营一种艺术化的闲情生

活，而艺术交游活动无疑是此闲情生活的主要内容。张岱

拥有广泛的兴趣爱好，除了在《自为墓志铭》中陈述的爱

好各种繁华的美“物”外，他还十分爱好交游，热衷于交

游，生平结纳了许多痴人艺士、道德君子、同道知己，举

凡高官、平民、缁衲、高人、艺人、竹工、陶工、锡匠、

铜匠、妓女、商贾、僧人，无所不交，却又不是滥交，而

是有其交游标准和选择的。广泛的交游对象使张岱的交游

空间呈现出“雅”与“俗”两种不同的特征。张岱的交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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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值得研究，恰恰是因为其交游活动使张岱留下了大

量诗文材料，借由诗文叙事，张岱重新构建了生活的价值

和意义，它体现在张岱以其不俗的感官能力和审美趣味营

构出一个“传奇世界”。由此，张岱的交游策略、交游对象

与活动、交游空间和交游叙事构成本书的核心内容。

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张岱对闲情生活的开辟与经营。毫

无疑问，自小聪颖的张岱很早就立下了功名之志，奈何他

屡试不第，于是科考的热情骤减，为了避免在迂腐的时艺

中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张岱果断地转向另一种价值的

追求：以史立言。治史的兴趣在其放弃科考仕途之后变得

更加强烈，可以说，伴随张岱一生的修史工作，是他找到

其人生意义和目标的所在，也是他身为一个“士”的文化责

任，影响到张岱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张岱在日常生活中

始终带着这种文化责任去品赏与交游，留下了丰富的诗文

材料。本章对张岱闲情生活展开了详细讨论，指出张岱在

面临“仕”与“隐”两种社会价值的选择时，如何搁置“仕”
（功名富贵）这一世俗的价值追求，而开始挖掘“隐”这一

具有审美意义的生命活动场域。在以隐为重心的闲情生活

中，张岱进一步以其敏锐的感官能力和高雅的文人趣味，

构建出一套超越世俗的生活模式，其中对物的品赏成为闲

情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除此之外，城市园林的兴盛为张

岱的艺术交游活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在此他可

以充分开展闲情生活的诗意内容，可以细致经营闲情生活

的美学世界。于是，第一个问题是，张岱如何开展交游活

动才有助益其闲情生活的经营？换句话说，张岱有哪些交

游策略，他秉持什么样的交游理念，选择什么样的交游对

象？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本章选择从张岱的哲学观念出

发，探讨其以“情”为本体的交游理念，以及以“气”为标准

的交游选择。

第二章讨论了张岱的文人交游与艺术活动。本章首先

对“文人”概念的演变作了详细梳理，指出“文人”概念内涵

在晚明社会语境中发生了扩张，此时“文人”所指已溢出文

人阶层的范畴，而扩大至其他阶层人群、不同职业人士，

原因是明代教育的发展使得人们的识字率和文化修养大大

提升，能诗善文而达于情者，皆可称为“文人”。在晚明社

会，除了传统的立德型文人、立功型文人、立言型文人三

种理想文人形象外，此时期又新出现了理想的立“情”型文

人形象，这四种理想文人形象无疑都在张岱心中起了作

用。在交游过程中，张岱与那些文人开展了丰富的艺术审

美活动，但张岱的造“艺”观却颇为矛盾：一方面，张岱受

传统儒家“文以载道”观念的影响，不太瞧得起笔墨技巧，

那些传情自娱的诗词文章在张岱心中可能均为雕虫小技；

另一方面，张岱却又十分爱好文学艺术，甚至公开声称有

些匠人的技艺已进乎道列。这一矛盾心态集中体现了张岱

对宋明理学与心学的接受。在造“艺”观念的指导下，张岱

的造“艺”行为呈现出“文、艺一体”的特点，也就是说，艺

术活动与诗文叙事共同构成了张岱造“艺”行为的意义，共

时性的交游活动最终变成了历时性的故事而流传。此外，

根据文人概念即交游对象的不同，张岱的艺术活动也呈现

出丰富的层次性：与纯粹文人交游时，主要以雅集与结社

为主；与广义文人交游时，就涉及戏曲、茶饮等更加通俗

的艺术形式。当然，这只是一般性的划分。实际上，在晚

明文人的雅集与结社活动中，往往也能看到其他阶层人士

的参与，而在与广义文人交游时，同样少不了纯粹文人的

在场，于是那些本来属于大众的通俗艺术形式，经过文人

的参与与改造，往往也沾染上文人的高雅色彩。

第三章讨论的是张岱的艺术交游空间问题：张岱在哪

些场所开展艺术交游活动？这些地理场所与文化空间体现

了张岱怎样的审美趣味？张岱对空间的感知如何？空间的

营造对交游活动的意义在哪里？一般而言，人都是在一定

的空间内完成生命的体验和意义的创造的。本章对上述问

题做了详细探讨，首先将张岱的交游空间划分为园亭斋

室、楼船画舫和市井坊厢三个部分，前者可视为“雅”的空

间，后者可视为“俗”的空间，而楼船画舫则包含由雅入俗

的趋势。从空间的私密性角度而言，园亭斋室、楼船画舫

是私密性较强的空间，市井坊厢则属于公共空间。以时位

关系言之，张岱在这些空间结构中与人交游，始终以核心

人物而不是边缘人物的地位创造着独特的空间美学。作为

文人的隐逸之境，园亭斋室为张岱提供了一个可居可游的

场所，不仅如此，明亡之后，沦为遗民的他披发入山，过

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种失去家园的生命体验使张岱将现

实生活中的园亭斋室梦想化，瑯嬛福地即是诗人构想出来

的没有史事纷争的理想境地。

第四章讨论张岱交游叙事的美学风格。无论是《陶庵

梦忆》《西湖梦寻》还是张岱的其他诗文作品，这些文字

叙事绝大部分都与其交游息息相关，是对其艺术交游活动

的故事讲述、情感回忆和美学表达。本书认为，张岱的交

游行为为其积累了必要的日常体验和审美经验，交游本身

构成一种“艺术”，在交游叙事中被诗人建构成理想化的

“传奇世界”。因此，本章首先对“奇”这一晚明文人崇

尚的审美理想进行梳理与辨析，指出张岱的“奇情”审美

与交游叙事的目的。其次，结合张岱的哲学观念和交游实

践，详细探讨张岱个人的经验与思想，提出张岱美学观念

的层次性：以“空灵”为心性追求；“深情”为审美思

想；“淡雅”为审美品味。这是张岱主体心灵结构的三个

层次。空灵的心性追求使张岱面对外在的人、物、事时洒

脱不羁、超然度外。深情的审美思想使张岱重视人物的鲜

活特征和事物的冰雪之气。淡雅的审美品味使张岱回归贵

族趣味的本色，以古为雅，以远为淡，与民间趣味刻意保

持着一定距离。张岱的美学观念决定了交游叙事的风格，

如何在叙事中达到传“奇”效果？张岱的艺术交游呈现为

三种叙事特征：描摹人物性情，是为传“奇人”；区隔审

美趣味，是为传“奇事”；渲染交游空间，是为传“奇

境”。


